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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住这两个历史性大机遇 , 香港就能成为
内地与世界的“超级联系人”

————— 郭万达 —————

回归 20 年，香港基本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。1997 年到

2016 年，香港 GDP 年均实质增长率达 3.2%，这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

是相当高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香港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低位，基本实现全

民就业。香港是仅次于纽约、伦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，港交所在

IPO 方面的集资额在 2015-2016 年超过纽约位居全球榜首。此外，香港

还连续 23 年获得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的桂冠。

回溯香港经济的前世今生，自 1842 年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之后，

贸易就成为这座城市最为鲜明的表征。在人们心目中，香港是一个挣“快

钱”的地方，好像天生就是“短线抄手”，香港企业家热衷且擅长“短

期行为”，有勤劳、冒险精神，无创新、创造基因。真的是这样吗？

实际上，香港从一个功能单一的港口城市成长为一个综合性的全球

城市，从一个贸易型经济演化为今天的连接型经济，绝非“贸易”这两

个字所能概括。香港经济发展模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在演进

中转型，在创新中发展，在起伏中重生。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如或明

或暗的礁石，大潮褪去之时，就是充分裸露之时。香港的明天与她的昨

天和今天分不开，今天孕育着明天，历史昭示着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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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贸易 +”：最自由经济体

贸易尤其是转口贸易是香港安身立命、生存发展之根本。香港

以贸易立市，贸易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。香港早期贸易有两

大类，一是鸦片，一是劳务。这两大贸易，在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

上均有原罪性和非法性，因而被称为“黑色贸易”。在 1858 年以前，

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中心。直到 1913 年，香港才停止向

中国内地输出鸦片。而劳务贸易中充满了各种罪恶，其贸易的“黑

色”程度毫不亚于鸦片贸易。

从早期鸦片和劳务贸易，到上世纪初的货物转口贸易，香港逐

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。到“二战”结束时，香港已经

是闻名世界的贸易中心。贸易带动了香港的产业和城市发展。香港

的船舶修造业、金融保险业等，均以为贸易提供服务为重点。时至

今日，贸易及物流仍是香港最大的产业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

重最大，就业规模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也最大。香港的旅馆业、餐饮

业也在贸易的促进下逐步发展起来。

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自由经济制度。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，香

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自由经济为核心的制度体系。香港对贸易基本

没有管制，不提供优惠和特权，也不设置关税壁垒，私人企业开办

手续简便，经营高度自由，实行低税政策，政府对市场和价格极少

干预。迄今为止，香港经济的自由程度在全世界少有匹敌，“全球

最自由经济体”已成为香港的招牌。

“贸易 +制造 +”：香港奇迹

香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始于 1940 年代末。“二战”结束后，

解放战争期间大批内地人赴港，香港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增长，使香

港步上从转口贸易向“贸易 + 制造业”的转型。

香港制造业大体起步于 1947 年，起飞于 1960 年代，到 19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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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发展到顶峰，前后大约 30 年时间。1960-1979 年的大部分年份，

香港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例接近 30%。从现有数据看，1970 年代

后期制造业从业人数大约占劳动力的 40%。制造业无论是对经济增

长的贡献，还是提供就业岗位，都具有重要地位。

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因缘际

会，使得香港成为劳动力、资金、设备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之地，

加上香港百年间积累的国际商业网络，以及战后欧美等西方国家旺

盛的市场需求，香港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壮大。是制造业创造了“香

港奇迹”，使香港成为与泰国、韩国、台湾齐名的“亚洲四小龙”。

工业发展乃渐进的过程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，都是先发展以劳

动力密集为主的轻工业，待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，再发展以资

本及技术密集为主的重工业，但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。香港制造业

发展主要并非为了本地消费市场，而是为了出口，大部分为劳动密

集型的轻工业，是传统制造业，从属于对外贸易。出口型轻工业的

弱点是技术性竞争能力弱，对产品要求不够严格，生产技术能力幅

度狭窄，对研发活动（R&D）的依赖程度比较低。

到 1970 年代末期，在人工成本提高、土地短缺以及地价高昂

等内外部不利因素的挤压下，香港制造业已经难以支撑，更谈不上

发展。1980 年代，适逢祖国内地改革开放，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

洲地区领开放之先，香港制造业转移到深圳、东莞一带，形成“前

店后厂”的合作关系。到 1997 年回归时，香港制造业占 GDP 的比

重从 1980 年的 22.5% 降到 6.0%，迅速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城市。

“贸易 +金融 +专业服务 +”：错失转型时机

1980 年，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接近 70%，此后逐年

攀升，2015 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92.6%, 其中贸易（包

括进出口和批发零售业）占的比重最大，其次是金融业，第三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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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及专业服务，后面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行政、社会及个人服务，

楼宇业权，运输、仓库、邮政及速递服务，食宿及膳食服务和资讯

及通讯。

目前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均为服务业。金融、旅游、贸易及物流、

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

重由 2000 年的 49%，增加到 2015 年的 57%，增加了 8 个百分点。

将伦敦和纽约相应年份比重最大的前四个产业与香港进行比较发

现，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高于伦敦，低于纽约；

金融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大体相同；香港贸易及物流的服务功能是区

别于伦敦和纽约的重要特征；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及通讯产业，

以及知识含量较高的专业及科学技术活动，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产

业，香港的表现与伦敦纽约差距较大。

总体而言，香港服务业更具传统性而非现代性，更具生活性而

非生产性，更具保守性而非创新性，部分支柱产业（如旅游）主要

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形态还是发展水平，香港

服务业都很难称之为知识经济。而服务业中金融和贸易物流的比重

较大，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较大的依赖性，这就加剧了香港经

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。

以今天的视角看，香港在 1980 年代制造业北移后，转型为以

服务业为主体的商业城市的同时，没有及时抓住发展成为知识城市

和创新城市的历史机遇。一方面，香港服务业没有因应工业化城市

化需要及时创新，另一方面，香港未能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及时发展

知识技术产业。最为让人叹息的是，香港未能抓住 2000 年之后全

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机会，错失了一次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转型

的最佳时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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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连接型经济”：虚拟化、泡沫化

当香港经济加速去制造化、去工业化的同时，香港经济已经开

始从传统贸易型经济向连接型经济转变。连接型经济与贸易型经济

有共同的地方，都是服务型经济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，贸易型经济

注重“交易”，不排斥制造业；连接型经济注重“中介”，基本上

没有制造业，做的是“流量”，靠的是“管道”。

今天的互联网“平台经济”就是典型的“连接型经济”。但香

港的连接型经济还不是互联网意义上的“平台经济”，只是靠传统

的服务业延伸和国际化网络而形成的“管道”。这种经济发展模式

使服务做到极致，有其优势的一面，但如不加以创新，“管道”也

有老化的时候，到时就可能越做越窄，直至别人用新的“管道”取

而代之。

连接型经济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即香港经济长期存在的深层

次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导致香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出现一

定程度的失衡乃至脱节：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优质多元的就业岗位、

同步的收入增长、有效控制的贫富差距、强有力的社会保障，既影

响香港内生动力的形成，也影响香港社会的进步发展及和谐稳定。

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产业结构两极化。一极是“高增值低就业”产业，如金

融业，一极是“低增值高就业”产业，如旅游业。

第二，产业结构两极化影响了资本、就业和收入结构。两极化

导致中间产业缺乏，成为香港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，并

对相关经济社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。

第三，经济增长未能惠及民生。高收入和低收入住户差距扩大，

收入增长率较低。基尼系数无明显改善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，阶

层流动停滞、楼价高企、创新创业艰难等问题影响到香港青年的工

作和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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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这种连接型经济很容易使服务经济虚拟化，进而推动资

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。这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碰到的一个带

有普通性的问题，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实体经济、

再工业化、让制造业回归的各种政策主张。

面对全球性的转型和创新趋势，香港到了需要反思、需要转型、

需要创新的时候了。

“贸易 +金融 +创新科技 +”：超级联系人

如今，香港经济发展到 4.0 模式，就是为“连接型经济”插上

创新科技的翅膀，打造由创新科技优化连接的“管道”。一句话，

就是实现“双转型”：

从传统的金融、贸易中心向“贸易 + 金融 + 创新科技”转型。

香港只有向“贸易 + 金融 + 创新科技”转型，才能延伸产业链，提

供更加丰富多元的上升管道；

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。只有向大都市群的转型，才能实

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，与周边城市形成基于市场的分工与功能，获

得广阔发展空间和腹地。

“一带一路”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毫无疑问为香港“双转型”

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。香港提出在“一带一路”

建设中扮演并胜任“超级联系人”角色，将使香港的连接型经济获

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。这就需要处理好“连接”香港与内地的关

系，“连接”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关系，“连接”好“国家所需与香

港所长”，在参与国家战略同时，与内地同步发展中提升香港服务

业的水平。

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提供了条件。

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港澳及广州、深圳等珠三角 9 个城市，外围延伸

到泛珠三角区域的 9 个省区。香港可凭借自己的优势，密切联系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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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内地和世界，担当“超级联系人”，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影

响力和科技实力。在这种多向多维互动中，既服务国家战略，又可

推动自身转型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祖国内地因素毫无疑问都是香港经济发展

的最大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，未来更将如此。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

已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，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理由一

成不变。香港经济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国家经济，是重要的经济和

政治问题，也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。

（本文来源于《瞭望智库》，2017 年 7 月 5 日）

郭万达 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全国港澳研究

会副会长


